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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地今昔 大渡河畔的安顺场，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强渡大渡河：兵分两路绝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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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贺子珍、邓颖超、谢飞等女红军不让须眉，当时琼崖也有一批革命女杰

“姨母”智斗敌兵 屡次化险为夷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一袭黑布衣，头上常戴着顶斗
笠，光着脚她也能跑得和冯白驹一
样快；战场上她英勇无畏，常常冲锋
在前，多次毙敌；回到村里她又能垦
荒种地，养鸡养鸭，要不是腰中别了
一支勃朗宁，还真以为她就是个普
通农妇……这就是琼崖革命同志对
巾帼英雄刘秋菊的形象描述。

1899 年，刘秋菊出生在琼山县
塔市乡福云村的一户贫寒人家，早

年间曾因生活所迫，被父母安排嫁
给一位贫苦盐民为妻，不久后丈夫
病死，处境极为窘迫。1927 年，投
身革命后的刘秋菊参加赤卫队，并
于同年 11 月入党。刘秋菊的突出
特点是能密切联系群众，不管到哪
都能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群众纷
纷把她当作亲人，亲切地称呼她为

“姨母”。
虽然当时琼崖革命的斗争环境

十分恶劣，但刘秋菊却凭借着良好
的群众基础，总能在紧急关头化险
为夷：为掩护同志们撤退，她独自面
对赶来围捕的敌兵，通过佯装给身

旁农妇的孩子喂奶，成功骗过敌人；
遭反动民团追捕时，她脱下黑布衣，
混入插秧的农妇群中，敌兵追到跟
前，却找不出刚才追捕的那名黑衣
女人……

随着刘秋菊的名气越来越大，
敌人的追捕力量也不断加强。1934
年秋，刘秋菊和李玉梅、张宗程正在
谭康村的一间屋子里开会，因遭人
出卖，被国民党的一个班包围，李玉
梅、张宗程在战斗中牺牲，剩下刘秋
菊独自奋战。因敌人想活捉刘秋
菊，便围而不攻，一直困守到天黑。
可在这期间，刘秋菊已经通过革命

群众的接应，悄悄从屋子的瓦顶上
逃脱。等敌人冲进屋内，看见瓦面
上的窟窿，纷纷惊呼刘秋菊“飞”走
了。从此，刘秋菊飞檐走壁的美名
便传扬四方。

由于刘秋菊在革命斗争时所体
现出来的胆略和机智，以及密切联
系群众的可贵精神，她屡屡得到特
委和冯白驹的表彰。后来，这位琼
崖革命时期的巾帼女杰仍然不忘深
入群众，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以“姨
母”的形象被人们牢记，同时也留下
了许许多多的传奇事迹。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四川石棉县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

22名勇士泸定桥
上演生死时速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从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出发，采访车
在这样的山峰、河畔交错的公路上盘旋了
5个小时、100余公里，终于到达了雪山环
绕中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城。

1935年5月28日凌晨，红一军团
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带
领全团人，就在这样的群山中，用了一
天一夜的时间，不知疲倦地奔跑了240
华里。抢在敌人援军的前头，一口气跑
到了泸定县。次日，红四团22名突击
队员，在南岸机枪的掩护下，一举冲过
了这段木板被拆除的铁索桥，占领了泸
定县城。

为了纪念黄开湘，泸定县将泸定桥
东岸所处的那条最繁华的马路命名为

“开湘路”。
历史的长河中，81年不过是白驹

过隙。如今，泸定桥头的枪声早已销声
匿迹，大渡河畔耸立起一栋栋高楼，往
来游客与商家的喧嚣声，充满了这座地
处横断山脉下的小城。

如今泸定桥上，每天来到的游客络
绎不绝，游客们走上摇摇晃晃的铁索，
追忆起当年红军英勇夺桥的故事。

尽管铁索上铺设了双层木板，不少
游客还是小心翼翼地扶着铁索，迈不开
步子；一些游客尖叫着退回桥头堡。桥
下约10米处，便是轰鸣的大渡河水。站
在泸定桥上，就能感受到飞溅的河水迎
面扑来。早年大渡河上游的那些水电站
未建成时，大渡河水比现在还要汹涌。

泸定县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外
广场入口处，矗立着22根石柱，这些就
是纪念夺桥勇士的石碑。但只有5座
刻有名字，其余的17座，姓名一栏皆用

“勇士”二字代替。
泸定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倪云

芳表示，目前，泸定县正在努力找全当
年22位夺桥勇士的姓名，让这段长征
的历史记忆更加清晰。“我们在已经整
理完毕的资料中，新发现了几位勇士的
姓名，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在那些纪念馆
的碑上刻上他们的名字。”

（本报四川泸定9月29日电）

大渡河畔安顺村：

红色乡村游
富百姓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渡河酒家、长征农家菜
……大渡河畔的四川省石棉县
安顺彝族乡安顺村中，遍布着
当地民族特色与红色文化相结
合的客栈。一排排具有仿古川
西民族特色的民居次第排开，
屋外印着红色元素名称的“客
栈”“餐馆”的彩旗随风招展。

十月黄金周将至，这里也
将迎来旅游的高峰。安顺新村
笔直的水泥道路两旁盛开的桂
花芬芳馥郁，迎面而来的微风
令人沉醉。

这座2010年重新开发的
安顺村，让大渡河畔的村民在
乔迁新居、改善住宅条件的同
时，也借助附近“翼王悲剧地、
红军胜利场”的红色资源，开展
起了乡村旅游、红色旅游。

如今，新开发的商业街和安
顺场红军遗址公园连为一片，整
条街上仿古风格的民居错落有
致。遍布景区角落的一枚枚二
维码标识，用现代化的手段介绍
着这个旅游小村的特色。

走进一家名为“众英客栈”
的小旅馆，只见内部布置简单而
又干净，经营者便是村民林忠
英。他告诉我们，如今这里仅当
地人经营的各种小旅馆、小饭馆
就达到70家。不少村民利用闲
置的房屋开始经营起观光旅游，
刚刚过去的暑假旅游旺季，他的
小客栈获得纯利3万余元。

林忠英说，每逢周末、节假
日，从成都、雅安附近赶来的客
人，让这里热闹非凡，许多游客
自驾前来，安顺村乃至县城常
常出现宾馆饭店爆满的情况。
尤其是随着雅西高速的修通，
安顺村距离高速路口不过十几
公里，客源也渐渐多了起来。

据了解，大渡河流域所独
有的黄果柑也是安顺彝族乡的
重要产业，这种甘甜的黄果柑
味甘汁多，每年春天，遍布山野
的果树也吸引了许多游客来到
大渡河旁游玩。
（本报四川石棉9月29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不行！水太急！”当“琼崖儿女
长征路”全媒体采访团到达四川石
棉县安顺场乡的大渡河畔时，一名
来自成都的游泳爱好者试图下水，
见到河中遍布的漩涡，脸色大变，一
声叹息。

这里就是“鹅毛投水见底沉”的
大渡河畔的安顺场，位于大渡河大
拐弯处西处的20公里处。

历史曾在这里交汇：1863年率
军至此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
1935 年长征途中的红军，时隔 72
年，两支军队面对同一条大河时，却
有着相反的命运结局。

安顺场景区入口处，老一辈革
命家陆定一题写的“翼王悲剧地，红
军胜利场”，恰好说明了两支军队在
此的结局。

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安顺场所在的石棉县，北上即
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往西是凉
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南
边是云南、西藏，是内地通往民族地
区的重要通道和过渡地带，素有“民
族走廊”之称。

1863年，石达开在清军的追击
下率军在此渡河，却因河水暴涨被
阻于安顺场近一个月。清军追来，
战局急转直下，32岁的石达开天真
地找到清军谈判，结局却是被生擒。

72年后又是一个五月，当红军
抵达安顺场前，此前石达开在此全
军覆没的先例，成为国民党大肆宣
传的最大噱头，他们认为红军会像
太平军一样在安顺场全军覆灭。

在红军当年的渡口处，矗立着
一块大石，刻有“红军渡”三个大字，
题字的正是当时指挥渡河战役的红
一团团长杨得志。

眼前的大渡河虽然水流湍急，
可河面并不宽阔，目测只有100多
米，对岸便是巍峨高山，绝壁千仞。

“这里就是红军当年强渡大渡
河的渡口。”住在安顺场渡口边的安
顺彝族乡居民刘元生告诉我们，当
年红军在此处渡河，却是在下游500
米外的江东岸上岸，可见水流之急。

一条“不可能”泅渡的大河

“近些年，上游修了大大小小二
十多座水电站，大渡河安顺场渡口
段的水量锐减，河面不及原先的三
分之一，遇到枯水季节，部分河床还
会裸露。”刘元生告诉我们。

此外，他还透露了一个细节：
每逢夏天，几乎每天都会有号称游
泳健将的外地人，眼见大渡河河面
不宽，便试图横渡，以证明自己征
服“天险”的能力。可绝大部分人
刚一下水，就在湍急的水流中惊慌
失措地上岸，只字不提下水前的豪
言壮语。

大渡河水流有多湍急，与众不

同的渡船构造就能说明，在安顺场
渡口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
纪念馆中，我们见到了当年红军渡
江使用的渡船，这种当地特有的渡
船：船头弯曲高高翘起，颇似昂起
的头颅。

纪念馆解说员说，这种奇特的
渡船构造，代表着当地人历经多年
对大渡河脾气进行充分了解后总结
出的经验，一是为了让船只避开浪
花，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中畅行无
阻，二是为了在没有缓坡的对岸险
山做个靠岸的桥梁。设计出这样的
外形。

1935年的大渡河畔，红军占领
安顺场渡口后，只寻得一艘这样的
小船，如果靠它将全军渡过大渡河，
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迟到”的
国民党军薛岳部的追兵行军速度很
快，已经到达距离石棉县不远处的
德昌县，情况危急。

此时的红军，如果再不调整战
略，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周士第绘地图
抄小路击退敌人

安顺场畔石达开的悲剧当然没
有重演，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安
排了两条渡河线路：

一部分由红一军团一师、军委
干部团，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沿着
大渡河东岸北上；另一路红一军团
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小路沿江而上夺

取泸定桥。
1935年5月25日上午，红一团

一营的十八名勇士，乘坐一艘小船，
冒着隆隆的炮火，冲向对岸，歼灭了
大渡河北岸的敌人，随后红一师与
干部团乘坐后来找到的两艘小船，
继续渡江。

两支军队就这样沿着大渡河两
岸，继续向北进发。在安顺场渡过
大渡河的军队中，就有周士第率领
的干部团上干队指挥科的战士们。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周士
第将军》一书中，曾提到了这样一个
细节：

在渡过大渡河后，周士第率部
在附近山上停留时，与一位老人建
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他知道老人
是一位草药郎中，上山采药时非常
熟悉两岸的山路。根据老人的讲
述，周士第回访后绘制了一张草图。

红军胜利渡河后，遭到敌人的
阻拦，无法继续前进。此时，周士第
向负责掩护中央机关的干部团请
战，带领指挥科全体同志，按照老人
告诉他的一条难以攀登的山间小
路，穿插到敌人侧翼，将阻敌击退，
保证了红军的继续前进，干部团也
因此得到了上级嘉奖。

1950年，成都解放后，周士第
在成都北校场向身边工作的参谋
们提起此事，感慨万千，可惜因为
由于年代久远，他忘记了这位老人
的名字。

（本报四川泸定9月29日电）

湍急的大渡河。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


